
从没想过要当空姐

谙熟中国民航历史的沈伦告诉我， 中国空姐的历
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36年， 再就是两航起义人员中，
有三个男乘务员。 以后， 就是她们这一批了。

沈伦说， 其实她当空姐纯粹是一个偶然， 此前，
她做梦也没想过要去当一名空姐。

沈伦1939年出生在江苏江阴， 在家乡长到8岁时随
父母来到了上海。 那时， 她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
娘， 整天欢欢喜喜， 不知不觉就读到了初中毕业。 回
忆起那段历史， 沈伦摇着头， 说她大都已经忘却， 只
记得上中学时特别喜欢画画， 喜欢上美术课。 美术老
师写在黑板上的那些美术字 ， 让她看也看不够 。 还
有， 就是每次上美术课， 老师从不在教室里上， 而是
让她们把课桌都搬到校园里 ， 上课的内容也十分有
趣， 就是同学之间你画我， 我画你， 然后让老师猜谁
画的谁。 这种教学， 既新鲜， 又好玩儿， 很受同学们
的欢迎。

假如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 沈伦的人生轨迹说不
定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说不定她会早早地沿着绘画那
条路一直走到今天。

然而， 人生就是如此， 它既受制于个人的情趣爱
好和努力； 又不得不服从命运给你的安排。

沈伦也不例外。
沈伦初中毕业后， 来到了北京。
那是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 沈伦的父亲当时是中

国丝绸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 1953年底， 公司内迁到
北京， 父亲受命北上。 两年以后， 全家人也都来到了
北京。

沈伦来到北京之后， 感觉一切都是陌生的， 一切
都让她很不适应， 尤其是北京冬天干冷的天气， 让她
这个从小在南方长大的姑娘更是感到难以忍受。

也许正是这些种种的不适， 那一年， 高中入学考
试， 沈伦落榜了。

落榜后的沈伦只好选择了读广播函授。 那时她家
住在宣外大街， 函授学校正好有个分学区设在牛街，
离她家不远。

在函授学校上了没几个月， 命运之手向她伸了过
来， 并一下子改变了沈伦的生活轨迹。 有一天， 班主
任老师突然找到她和另外两个同学， 问她们愿不愿意
就业 ？ 那两个同学好像早就想就业似的 ， 齐声说愿
意。 而从小乖巧的沈伦因为没和父母商量， 就含含糊
糊地点了一下头， 没想到， 这一点头， 没过几天， 她
就被通知去体检 ， 紧接着又被送到民航局去集中
学习。 沈伦至今记得， 学习的地点就在今天的东方广
场， 那时叫东长安街14号， 是民航局的一个大院儿，
跟她一起来的一共16个人， 加上部队来的两个人， 正
好是18个人。 她们学习的内容繁杂而且面儿广， 简单

说主要有这么几项：旅客服务、着装礼仪、商务、海关检
疫有关规定、 航行气象知识、 飞机性能、 相关设备使
用、 航空医学知识、 简单急救包扎等。 另外， 还学习
俄语。 为了提高口语水平， 当时还请了一名外教。

后来她们这18个人， 都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空姐。
而沈伦的那两个同学， 则一个去了酒仙桥电子管

厂， 一个随部队文工团去了朝鲜。

在天上整整呕吐了一年

经过长达半年的紧张学习， 沈伦和另外17名同学
顺利毕业， 成了一名 “随机乘务员” 。

沈伦说， 当时还不叫空姐， 而是叫随机服务员，
随机乘务员， 随机报务员……她们这批人， 是在许多
年之后， 才有了一个令人钦羡的称呼： “新中国是第
一代空姐”。

今年已经77岁的沈伦隐约还记得她第一次飞行的
情景。 那是1956年6月， 飞行的航段不是很远， 从北京
到济南， 再从济南飞南京， 最后到达上海。 那时的飞
机和现在不一样 ， 什么伊尔 12、 伊尔 14、 伊尔 18、
C—47等等， 都是小飞机， 平稳度远没有现在好， 所
以飞机一上天她就晕， 晕得不行， 接着就开始呕吐，
翻肠倒肚的吐， 难受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 但尽管这
样， 却还要坚守自己的岗位， 为乘客服务。 有一次，
沈伦看见一名乘客在那里呕吐， 急忙上前去打扫， 并
找来呕吐袋给乘客用， 那名乘客见她也一阵阵反胃，
就对她说： 姑娘， 你也不舒服， 不要管我了， 赶快歇
着去吧 。 沈伦笑了笑 ， 没有说话 。 但她心里告诉自
己： 我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呀。

沈伦说， 有一段时间， 像是条件反射， 飞机一起
飞她就开始呕吐， 先是吐饭， 吐酸水， 到最后， 什么
都没有了， 就吐苦水。

就这么沈伦整整吐了一年，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好
了起来。

一次难忘的飞行

人的经历往往是由许多记忆的碎片组成的， 尽管
这些碎片在当时并不起眼儿， 但当你把它缀串起来，
也许就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那天采访沈伦时好像就是这样。 只见沈伦紧蹙双
眉， 似乎在俯首捡拾着那些碎片， 并起身一块块将它
们缀串起来……过了许久， 她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微
笑着说， 啊———那是一次难忘的飞行……

沈伦已经想不起来那是哪一年的事了 ， 但她记
得， 那时她还很年轻。 飞机是从北京飞往昆明的。 起
飞之前他们得到通知， 说有一位病人要搭乘这架飞机
飞往昆明。 尽管事先知道是位病人， 但沈伦没想到病
人竟是被抬着上的飞机。 由于不能入座， 沈伦她们只

好将衣帽间腾了出来让病人躺下。 在后来几个小时的
飞行中， 沈伦除了要去照顾其他的旅客之外， 还要特
别关照那位病人， 给他喂水喂饭， 甚至帮助医护人员
给他换药……

沈伦讲述的那些细节， 假如略作 “处理” 是很能
出彩儿的， 但沈伦每到此时却总是轻描淡写， 将其一
带而过。 作为一个采访者， 这让我多少有些惋惜； 然
而， 作为一个倾听者， 我又为她的 “轻描淡写”， 为
她的 “一带而过” 而由衷的钦佩。 因为正是她对于自
己这些行为的 “浑然不觉”， 才正好衬出了她的那颗
善良的、 为乘客服务的心。

退休后的一次飞行体验

飞了一辈子的沈伦退休后很少再出远门儿， 可能
是年轻时 “远门儿” 出得太多了的缘故， 退休以后，
她更喜欢待在家里， 喜欢过安安静静的生活。 但也有
例外。

那是一次三亚之行。
老实说， 那次三亚之行并没有给沈伦留下什么特

别的印象 ， 反倒是国航的飞行让她赞叹不已且记
忆尤深。

沈伦后来回忆说， 那是她从三亚回来， 她记得飞
机上有很多外国人， 这让她多少有些紧张， 因为她知
道， 那些外国人对于飞机的起降是很挑剔的， 她怕飞
机飞不好， 让外国人耻笑。 虽然自己退休了， 但她还
是为飞行员捏了把汗。 然而， 让沈伦深感意外的是，
飞机从起飞开始就飞得特别平稳。 她说， 她能感觉出
来， 飞行员松刹车、 推油门的动作都特别柔和， 尤其
到了北京， 在首都机场降落的那一刹那， 飞机就像猫
着地一样， 柔和， 平稳， 无颠簸， 十分的流畅。 飞机
停稳后， 机舱里响起了一片掌声。 沈伦知道， 那是些
挑剔的外国人手中发出的声音。

那天， 沈伦本来可以像其他旅客一样下了飞机就
赶回家的， 但她没有走， 她站在那儿耐心地等待着机
组人员走出来， 她想亲眼看看那些飞行员， 然后向他
们行个注目礼。

沈伦后来说 ，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 她所看见的
“那些飞行员都那么年轻” ……

那次， 沈伦回到家后， 激动的心情一直难抑， 很
快就写了一篇赞颂飞行员的文章 ， 刊登在了 《民航
报》 上。

退休之后拜师学画

如果把沈伦先在天上， 后转到地面工作的时间都
加起来算， 她这一生和蓝天整整打了39年的交道。

1995年， 沈伦光荣退休。
和许多刚刚退下来的人一样， 那段时间沈伦整天

闲不住， 到处参加活动， 有时比上班还要忙。 用她自
己的话说， 也不知道怎么了， 见什么都喜欢， 都想去
尝试一下， 乒乓球， 太极拳， 舞剑， 样样都有兴趣。
有兴趣就去参加， 参加了， 就很投入———沈伦就是这
样———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但过了一段时间， 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 沈伦
忽然觉得 ， 其实那些运动量很大的活动并不适合自
己， 从内心讲， 她真正喜欢的还是画画。

沈伦说， 这是一种连她自己也难以解释的内心的
呼唤， 整天想的就是要去学画画。 可是学画画就得有
人教， 有人点拨， 那些 “勾、 描、 皴、 擦、 点” 的绘
画技法， 要有老师手把手地去教才行。

可是到哪去找老师呢？
沈伦心里一片茫然。
有一次， 沈伦听一位熟人说， 北京老年大学有教

画画的专业， 她二话没说， 就大老远的跑了去， 到那
一问， 有绘画专业不假， 但名额已满， 她来晚了。

那次， 虽然没能报上名， 但沈伦想要学画画的愿
望却丝毫未减。

不知道是机缘巧合， 还是命中注定。 有一天， 沈
伦到民航飞行总队退休办去参加一个活动， 活动结束
后， 她与几个熟人正在聊天儿， 不知怎么， 一眼就瞥
见了一个人正在一张很大的案子上画画， 一问， 才知
道， 那人是画家赵本芳。 沈伦以前听说过赵本芳的名
字 ， 知道她是一位著名的花鸟画家 ， 就急忙走了过

去。 赵老师那些画在纸上的花鸟个个栩栩如生， 仿佛
就要从纸上飞下来一样， 沈伦忍不住向老师表达了自
己想要学画画的愿望。 赵老师对她说， 学画画先要从
基础开始， 一点一点来， 不能着急， 要循序渐进。 说
着 就 把 两 本 有 关 绘 画 的 书 递 给 她 ， 让 她 好 好 看
看 ， 然后认认真真地临摹。 沈伦拿到的那两本书， 一
本是 《工笔牡丹》， 另一本是 《山石画法》。 拿到书以
后， 沈伦如饥似渴， 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书里的东西都
学到手。

沈伦后来回忆那段时光时说： 那些日子， 脚让开
水烫了， 正好出不了门， 于是就在家里踏踏实实地临
摹那两本书。

沈伦是那种要么就不干， 要干就干出个名堂来的
人。 对于绘画也是一样。 在家临摹的时候， 她几乎每
天都有心得， 都有进步， 她把这些心得和进步用笔都
仔细地记录下来 ， 然后慢慢地揣摩 ， 一点一点的消
化， 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

两本不算太厚的书很快就临摹完了。 沈伦像小学
生检查作业一样， 对照着书看了一遍自己的临摹， 虽
还略有瑕疵， 但她觉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她决定拿给老师看看， 听听老师会说些什么。 沈
伦后来说， 她是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把临摹的那些画交
给老师的。 她原以为会被老师指出很多的不足， 甚至
直言不讳地告诉她， 她不适合学画画。 她给自己做了
最坏的打算， 在心里一次次的安慰和劝慰自己： 就是
学不了画， 学点别的， 也是一样。

没想到， 老师看了她的临摹后， 非但没有批评，
反而大加赞赏 ， 说她有灵气有才气 ， 非常适合学画
画。 沈伦的心忽地一下热了起来， 她对自己有了更强
的自信心。

1997年， 沈伦如愿以偿， 上了北京老年大学写意
花鸟画班， 教他们的老师叫侯长春。 侯老师是绘画的
科班出身， 有着很深厚的理论根基， 教得非常系统，
她觉得上侯老师的课， 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在有所获
益的同时， 身心亦得到了相当的愉悦。 可惜侯老师只
教了她六年就因病去世了。

老师去世后， 沈伦并没有因此而半途而废， 而是

向其他老师继续学习。 不仅如此， 他还专程跑到东城
区老年大学学习素描， 在机场老干部活动中心学习书
法……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 经过几年的学习， 沈伦将自
己画作的主攻目标又定位在了写意山水画上。 有人问
沈伦 ， 学的好好的花鸟 （画 ）， 怎么突然改成山水
（画） 了？

沈伦没有回答， 其实她也无须回答。
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从小就喜欢画画的人， 一个

在蓝天上翱翔了几十年， 曾无数次地飞越祖国的高山
峻岭、 长江黄河， 却又无暇留下凝眸一瞥的人， 当她
有机会拿起画笔的那一刻， 她最想画的会是什么？ 又
能是什么？

…………
采访将结束时， 我请沈伦就这些年的追求说几句

话， 她想了想， 说绘画给她带来了大自然的享受， 既
提高了她的艺术欣赏水平， 又提高了她的文化修养。

人生追求无止境。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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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健/文 本报记者 周世杰/摄

———新中国第一代空姐沈伦的故事

人生追求无止境

记者手记
采访完沈伦之后， 依我的习惯， 原本应该趁热打

铁， 赶快成文的。 然而， 因为一个年假， 将本来已经
构思好了的文章结构， 忘得一干二净。 回来后， 我只
好重新打开那记得乱七八糟， 只有我自己认识的采访
笔记， 一点儿一点儿的看， 并尽可能地还原那天采访
时的情景。

“人生追求无止境” ———我终于在笔记本的一个角
落里， 看见了这句话。 我忽地如释重负， 记起了采访
那天， 当沈伦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已经决定将它作
为这篇文章的标题。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曾多少次听到过这样的话：
我老了， 我不行了， 我该混日子了， 等等等等。 这些
灰色的语言毫无疑问是源于那些灰色的思想。 今天，
也许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根治那些灰色思想的产生以及
传播。 但我相信， 像沈伦这样具有正能量的人的故事，
一定会对许多人产生积极的影响。

采访沈伦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 说好了见面时间是下午一点半， 但因为道远路生， 紧赶慢赶， 最
后还是晚了将近半个小时。

见到沈伦时， 看见她脸上挂着微笑， 那颗悬着的心才一下子安定了下来， 毕竟沈伦已经是一位77
岁高龄的老人了， 让她等那么长时间， 我于心不忍。

与许多被采访者不同， 沈伦在接受采访时， 自始至终都握着一支水笔， 遇有我听不懂的， 比如飞
机型号之类， 她就写在纸上， 一笔一画地注明， 然后拿给我看。 她的这一举动， 让我想到了她的职
业———空姐。

当年沈伦 （左） 和同事们

沈伦和老伴儿在欣赏画作 沈伦的绘画作品

年轻时的沈伦


